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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山
明
水
秀
（
中
国
画
）

陆
千
波
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第5956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江西吉安，一片红色的热土。中国

革命的雄浑壮歌在这里奏响。

1929 年 11 月至 1930 年 8 月，赣西南

地区的红军和人民群众曾先后 8 次围攻

吉安县城。而最终攻下吉安，是毛泽东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

路的一次成功实践。

伫立在吉安庐陵文化生态园的“十

万工农下吉安”群雕前，我情不自禁地

吟诵起毛泽东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

上》：“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

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

下吉安。”毛泽东在这首词里记述的，正

是当年攻打吉安的场景。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北通南昌，南

达赣州，西临井冈山，依临赣江，地势险

要。当年，国民党守军凭借地形和赣江

天险，将赣西南苏区分为东西两边，吉

安成为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严重阻碍。

吉安陂头村“二七”会议旧址的一

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1930

年 2 月 6 日至 9 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

陂 头 村 主 持 召 开“ 二 七 ”会 议 。 会 上 ，

毛泽东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

报告。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 4、第 5、第

6 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

安……

我的目光，停留在吉安市吉州区陈

家村历史陈列馆里介绍“九打吉安”的

展板上：一打吉安，成包围之态；二打吉

安，破进剿之敌……我的心情随着浏览

而感叹，这一段历史，充分展现了共产

党人坚守初心、不屈不挠、勇于奋斗，坚

定不移走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翻开攻

打吉安的红色轨迹，我更深深地感觉到

了这一点。

秋雨初霁。在前往攻打吉安主战场

之一的螺子山路上，我的耳畔一直回响

着毛泽东的话语：“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

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

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

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过去的岁月风云，俯仰之间已为陈

迹。在红一方面军第 2 次攻打长沙、久

攻不克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果断作出了

撤围长沙、攻打吉安的决定。历史的记

录见证了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初心。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

国民党守军在河西原有的工事上又修

筑 了 8 座 炮 台 、挖 了 7 道 壕 沟 、架 起 铁

丝 网 ，形 成 一 个 半 圆 形 外 围 纵 深 防

线。针对新的敌情，毛泽东、朱德作了

精心部署。

在吉州区长塘镇陈家村红一方面

军山前攻吉指挥部旧址，我看到了当年

红一方面军第 1 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

委员毛泽东下达的“四号拂晓总攻吉安

城”的命令。命令规定第 4 军从左翼向

螺子山、真君山之敌攻击；第 3 军、第 12

军从右翼向神冈岭、天华山一线之敌攻

击；第 20 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

线之敌佯攻，左与第 4 军、右与第 3 军取

得联络，归第 4 军指挥……

90 多年前，历史选择了 10 月 4 日。

拂晓，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吐

出灿烂的晨光。

关 于 拂 晓 的 总 攻 ，毛 泽 东 这 样 写

道：“晚上看不见的红旗一到东方的红

日涌出来的时候，一齐看见了。剧烈的

步枪声、机关枪声、迫击炮比过年打鞭

炮还要热闹……”

旌旗奋，风雷吼。吉安城四周的螺

子山、真君山、天华山、神冈岭一带，遍

地红旗招展，号角阵阵，军民奋力向敌

阵发起冲锋，各个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

争夺战。

红军官兵与 10 多万群众、地方工农

武装在攻打吉安的斗争中，展现了坚强

的 意 志 以 及 无 可 比 拟 的 勇 气 。 当 晚 9

时 ，红 军 发 起 夜 战 ，创 造 性 地 用“ 火 牛

阵”向敌军阵地发起猛攻。群众用禾草

填满壕沟，用柴刀砍铁丝网，用梯子、木

板搭沟桥，协助红军攻城。当晚，红军

首先从城西突破了敌军阵地，直插城中

心的中山路大街。5 日凌晨，红军进占

吉安城。

攻克吉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

方面军总前委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

主义错误的胜利。1933 年 8 月，毛泽东

以笔名“子任”在《红星报》发表《吉安的

占领》一文，总结 1930 年 10 月 4 日红 1 军

团占领吉安的经验与教训。文章指出：

这次攻占吉安，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给

进攻的敌人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重大

损失，这是由于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

而达到的。

红星照耀吉安。10 月 7 日，火红的

太阳当空，古老的吉安城披上了节日的

盛装，军民祝捷大会在吉安城内中山场

举行。赣西各县的赤卫军、少先队，高

举红旗，身背红缨枪，颈系红带，从十几

里、几十里外赶到吉安参加祝捷大会，

吉 安 城 成 为 红 色 的 海 洋 。 会 上 ，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

红军攻克吉安，拔除了由国民党反

动势力长期盘踞的赣西南地区的重要

据点，使赣西南苏区的赣江以西和赣江

以东地区连成一片。

徜徉在一处处红色景点，历史的风

云不断在我眼前重现。红军攻克吉安

之后，在吉安及其周围地区一面休整，

一面展开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建立基

层政权；肃清反动势力；发动群众，重新

分 配 土 地 。 当 地 百 姓 踊 跃 参 加 红 军 。

万千被革命唤醒并组织起来的工农武

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路披荆

斩棘，走向光明，走向胜利。

十万工农下吉安
■宋海峰

梦 醒 了 ，眼 角 边 还 有 泪 水 。 恍 惚

间，梦中的情景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但

是 ，那 个 场 景 、那 份 感 情 ，还 有 那 个 味

道，依然清晰。

记得那一年，我在豫西的大山里当

兵，生了一场大病。连续几天的高烧，

让 我 感 觉 浑 身 乏 力 ，一 丁 点 胃 口 也 没

有 。 班 长 见 我 吃 不 下 疙 瘩 汤 ，有 些 着

急：“你多少应该吃点，要不病好得更慢

啊！”我浑身无力，只能强颜欢笑，摇摇

头 说 ：“ 班 长 ，我 真 的 没 胃 口 ，谢 谢 你

们。”“那你想吃点啥，你自己说，中不？”

我苦笑着，又摇了摇头。见我又要睡过

去，班长焦急地说：“你再想想，想吃啥

我们都给你做。”

闪念间，我想起了母亲做的糊鱼汤。

小时候，只要生了病，母亲都会变着

花样给我做一些好吃的。蒸鸡蛋羹、冲

鸡蛋茶……不过，母亲最拿手的还是糊

鱼汤。糊鱼汤是我们鲁西南的一种特色

小吃，鲜美的鱼汤是我记忆中家的味道。

想到这里，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喃喃

自语道：“妈，我想喝糊鱼汤……”说完

便昏睡了过去。

那 时 候 ，我 们 连 队 驻 扎 在 大 山 深

处，方圆几十公里只有我们一群兵和零

星的几户人家。故乡的糊鱼汤没人会

做，在这里也买不到。

但不可能的事竟然成真了。第二

天傍晚时分，班长兴冲冲地跑到我们房

间，手里端着一个灰色的铝盆，上面还

蒙着一层毛巾。“猜猜我给你弄的啥好

吃的？”我一脸茫然，摇摇头。班长就像

魔术师一样，一把揭开盆上的毛巾。顿

时，一股熟悉的味道四散开来。再看看

盆里，金黄色的鱼儿在葱花、香菜的点

缀下，显得格外诱人。

“糊鱼汤，是糊鱼汤吗？”我不敢相

信，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又使劲吸了

吸鼻子，就是那个鲜美之味。班长一边

盛汤，一边说：“你今天可要都喝了，我

们可是费了不少心血呀。”这个时候我

才知道，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言竟然牵动

了那么多人的心。

原来，班长听见我迷迷糊糊说糊鱼

汤，就跑到炊事班想办法。炊事班的史

班长说，鱼汤他会做，糊鱼汤却没听说

过。于是，班长又和战友们商量，你一

言我一语地出谋划策。

“我感觉现富不是想喝糊鱼汤，肯定

是想家了，人在生病的时候最容易想家”

“只要他想吃东西，那就说明快好了”“想

想办法，一定要给他补充营养”……几名

战友你一言我一语，就是说到具体做法

的时候束手无策，干着急。这时，来队探

亲的指导员妻子见大家这么着急，笑着

说：“这有什么，我会做呀。”

嫂子的家在微山湖，距离我的故乡

梁山 100 多公里，饮食习惯差不多。

“大厨”找到了，班长又开始琢磨食

材。连队在大山深处，海鲜是不可能有

的，但山中的小河里却有很多寸许长的

鱼虾。于是，班长趁着休息时间，拿着

渔网独自来到了附近的溪儿河。

溪儿河在连队的西南方向，延绵于

两座山之间，一年四季几乎水流不断。

班长在河边遇到了郭大爷，郭大爷家距

离我们连队不远。山里人家本来就少，

所以平时走动得比较多，与我们十分熟

悉。农忙时节过了，他闲来无事，经常

到 山 里 砍 柴 、捞 鱼 。 听 班 长 说 我 生 病

了，想喝鱼汤，郭大爷拿过班长的渔网

就下了溪儿河。

那个时候已近深秋，大山里明显有

些 冷 了 ，河 水 很 凉 ，鱼 儿 也 少 了 许 多 。

班长和郭大爷忙了一中午，连续下了几

道网才打上来一些小鱼小虾。见此情

形，老人有些失望。直到听说做糊鱼汤

就是要用小鱼时，他才满意地收了网。

鱼儿送到炊事班，嫂子便迫不及待

地要露一手。战友们主动给她打下手，

择菜的择菜，清理鱼的清理鱼，好一阵忙

活。糊鱼汤做好后，嫂子催促班长赶紧

给我送过去，怕天冷，我喝不上热乎的。

真 没 想 到 ，这 么 多 人 牵 挂 着 我 的

病。班长、嫂子、战友、郭大爷，他们携

手接力就是为了给我一个家的味道，让

我的身体尽快恢复。

当我端起碗的那一刻，泪珠不由得滚

落到了碗里面。在我心里，这不再是一碗

普通的汤。它盛满了浓浓的战友情、深深

的鱼水情，每一口都让我难以忘记。

几年之后，因工作需要我离开了这

个连队，离开了朝夕相伴的大山，再也

没有回去过。但是，那碗糊鱼汤、那些

关心过我的人，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

中。时间越流逝，记忆越清晰。

大 山 深 情
■孙现富

爷爷是一名老民兵连连长，也是一

名巡山员，和山打了一辈子交道。

今年 9 月底，正是爷爷的 90 岁生

日，我们一家人都回去给他祝寿。晚餐

后，大家正在院里赏月的时候，爷爷却

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眼看着那杆

红缨枪出神。我慢慢走到他身边，轻轻

呼唤了一声，他这才回过神来。我好奇

地问：“爷爷，您怎么一直在看这杆红缨

枪呀？”爷爷慈祥地笑着说：“这个‘老伙

计’跟随我多年，看到它，我就想起了自

己年轻的时候。”

我仔细打量着这杆红缨枪，一人来

高，一看便知分量不轻。虽然保护得十

分仔细，但依旧抵挡不住岁月侵蚀，金

属的枪头已有了点点锈迹，红缨也没剩

多少了。可能是年代久远的原因，枪杆

黑里透亮，仿佛凝结了历史。

“枪杆是老枣木的，为了防虫蛀，我

每年 5 月都要到门前挖艾草，打出艾草

汁涂在枪杆子上面。枪头的大矛常年

抹着黄油。”说起红缨枪，爷爷满脸都是

自豪。

我沏好一杯茶放在爷爷面前。在

袅袅茶香中，爷爷打开了话匣子。“刚解

放的时候，山上不太平，不仅有野兽出

没，破坏庄稼，还时常闹土匪。我当时

是大队的民兵连连长，每名民兵手里有

一杆配发的红缨枪，我的任务就是每天

扛着它巡山。”

爷爷边说边卷起了裤腿，只见他的

小腿肚子上有道长长的疤痕。“这就是

当年打土匪留下来的，当时我才 20 岁

出头。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巡山，看

到树林里有人影在晃动。那时候偶尔

也有村民来山上采蘑菇。但等了一会

儿，我突然反应过来，现在根本不是采

蘑菇的季节。我顿时感到可能是遇见

土匪了。我本想下山向上级报告，谁知

刚往后退了几步，却意外踩断了一根干

树枝。‘咔嚓’一声，土匪注意到了我。

树林里一下子蹿出 3 个人，两个人拿着

砍刀，一个人拿着把大斧头，气势汹汹

地向我冲过来。我一边后退，一边用红

缨枪抵挡，直到脚下踩空，从山坡上摔

了下去。后来村民在山坡下面的茅草

堆里找到了我，当时我的腿在流血，头

也受了伤。”

我急切地问：“那后来呢？”

爷爷指着腿上那块伤疤接着说：

“我顾不上腿伤，急忙告诉战友山上有

土匪。很快，队里派了一个民兵排上山

剿 匪 ，3 个 土 匪 一 个 没 少 ，全 都 抓 到

了。可惜当时我的腿伤严重，缝了十几

针，所以没参与剿匪。”

“后来，待伤好后，我还是带着红缨

枪继续巡山。”

我说：“那可真是够惊险的，要是没

这杆红缨枪，您伤的可不只是腿。”

爷爷哈哈一笑，接着说：“还有一次

遭遇，也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那天

巡山返回的路上，天下起了小雨，山路

非常泥泞。走到山脚的时候，月亮已经

慢慢升了起来。我打着手电往前走，忽

然 看 见 前 方 好 像 亮 着 两 盏 绿 色 的 小

灯。正在纳闷时，只见那灯突然动了起

来，转眼间就跑到我跟前，我这才看清

是一匹狼。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狼

‘嗷’地叫了一声，又跑来两匹。三双眼

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说 到 这 里 ，爷 爷 顿 了 顿 ，抿 了 一

口 茶 说 ：“ 老 人 都 讲 ，宁 斗 一 只 虎 ，不

斗 一 群 狼 ，因 为 狼 很 懂 得 配 合 ，会 合

力 捕 杀 猎 物 。 只 见 打 头 的 狼 慢 慢 往

前 靠 近 ，剩 下 的 两 匹 向 我 两 侧 移 动 ，

没多一会儿，就把我包围了。”爷爷的

语气有些凝重，“我当时也怕得不行，

拿着红缨枪使劲挥舞，才暂时吓住了

那 3 匹 狼 。 然 后 ，我 看 见 旁 边 有 一 堆

玉米秸秆，我急忙点燃火柴扔到了秸

秆堆上。狼历来怕火，两侧的狼果然

没 敢 继 续 靠 近 。 我 又 用 枪 挑 起 燃 烧

着 的 秸 秆 向 头 狼 扔 去 ，将 头 狼 吓 退 ，

我才找到机会逃走了。”

爷爷的眼睛有些湿润，他指着枪说

道：“它是我的老战友，我的生死之交。”

我又看了看那杆红缨枪，仿佛看到了年

轻的爷爷手持红缨枪，与土匪、狼群斗

智斗勇的样子。

一

杆

红

缨

枪

■
刘
葆
旭

入冬不久，北疆的群山深处已经下

了好几场大雪，山间的道路隐藏在厚厚

的积雪之下。这种天气下，新疆军区某

边防连的官兵会骑马进行巡逻。

太阳还没完全升起，军马饲养员木

斯塔帕已经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给

军马喂食草料，并取出马具，进行巡逻前

的准备。

木斯塔帕走到一匹高大的黑色军马

面前，拍了拍马头，低声说：“‘黑龙’，今

天又要辛苦你了。”这匹名叫“黑龙”的军

马，是木斯塔帕来到连队后训练的第一

匹马，也是他最熟悉的战友。

看着眼前的“黑龙”，木斯塔帕不由

回想起 6 年前第一次见到它时的情景。

那年，木斯塔帕来到连队，成为了一名军

马饲养员。他和“黑龙”的“战友情”，也

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起初，“黑龙”不让他骑，一上马背，

“黑龙”就发脾气。于是，木斯塔帕每天

牵着它在山坡上溜圈儿、吃草，慢慢熟悉

“黑龙”的性格和喜好。经过半个多月的

相处与磨合，木斯塔帕总算和“黑龙”建

立起了互信。两个月后，木斯塔帕已经

可以骑着“黑龙”轻松地进行骑马越障、

骑乘射击等课目训练。

一年前的冬夜，木斯塔帕和战友们

前往山谷执行任务。没想到，本来晴朗

的夜空忽然变了天。大风骤起、雪雾滚

滚，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

这种极端天气非常危险，官兵稍不

留神就会发生严重的冻伤。木斯塔帕见

状迅速把所有军马集中起来。军马似乎

也意识到了危险，它们把官兵紧紧地围

在中间，一动不动。等风雪停下，军马的

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冰雪，而执勤官兵

在军马的保护下，平安度过了这个寒冷

的夜晚。

时间过得飞快，在这 6 年的时光里，

木斯塔帕和军马已经一起走过了上万公

里巡逻路。

不久前，上级组织军马驭手集训，由

木斯塔帕担任集训队教练员。

驯马的第一步是建立互信。集训第

一天，木斯塔帕阻止了跃跃欲试的队员

上马，要求他们先和军马熟悉。他教每

个人给自己的马喂草料、洗刷、套马具，

还将自己驯服“黑龙”的经验分享给了队

员们。

方法对，效果立竿见影。短短两周，

队员们都能清楚地说出自己军马的脾

性。军马也熟悉了他们的气味，有些军

马已经能听懂队员的指令了。木斯塔帕

向大家解释：“军马无言，但它们有自己

的表达方式。”

集训即将结束时，木斯塔帕带着队

员们进行了一场驭马成果汇报展示。

“前进！”随着队长一声令下，木斯塔

帕率先骑着“黑龙”冲了出去。10 米、5

米，只见他利落地抽出刺刀，向靶标劈

去。队友骑着骏马紧随其后，犹如带风

的闪电，手起刀落间，靶标纷纷倒下。马

蹄生风，鬃毛飞扬，一道道尘烟在马场上

腾起，观摩区爆发出战友们的掌声。

寒来暑往，军人和军马相互陪伴，行

走在漫漫巡逻路上，成为边防线上一道

独特的风景。

军 马 无 言
■龚诗尹 王国山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